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2023 年 8月16 日
癸卯年七月初一

第248 期       
5版 扫描二维码下载“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责任编辑 ： 周勇军   美编 ：兰莹莹   校对 ：张琼
本版投稿邮箱 ：bjrbwxzksg@163.com

赏陈仓芝樱花海（外一首）

■董建新 （宝鸡）

梧 桐 绿 荫
◎赵太国

新 韵古诗

巨尊雄峙渭河畔，信步登临景醉心。
潋滟清波滋苇莞，萦回栈道迓鸣禽。
艳绝花海铺缯彩，络绎游人纵笑音。
遥瞰芸薹分麦垄，诗图天构饰乡村。

赏吴山白鹃梅
暮春三月艳阳煦，络绎游人吴岳集。
郁郁层林成碧海，皑皑雪浪染梅枝。
五峰挺秀升莲座，百草葳蕤伴鸟啼。
西镇重光翘首待，乡愁堪寄助昌熙。

鹧鸪天 （外四首）

■魏娟娟 （天水）

日晴风暖山色明。鸟翻空净柳条青。地
苗寻气渐苏醒，花草随时待发生。

风纹静，浪痕平。春风有意且徐行。前
尘往事都吹尽，好梦常安更相迎。

长相思
山氤氲。水氤氲。雨洗关山客洗尘。枝

枝叶叶新。
月无痕。岁无痕。人度光阴花度春。往

昔无处寻。

江城子·与友采刺五加有感
新苞绿影照林光。体纤长。刺衣裳。一

杆嫩芽，自是万般香。杏雨时节常念想，随
春放，惹人肠。

浅云催碧入斜阳。满臂伤。又何妨。携
友晚归，暮色染晕妆。有意且待明日醉，归
途短，话别长。

鹊桥仙
熟田横野，碧痕交错，天际霞接青断。陇

头流水自潺潺，放眼去，秦川汉栈。
江山千古，英雄气短，日月迎来往返。人

生悲喜总相参，回首处，暮云向晚。

 浣溪沙
夜雨瞒人转昼凉，低云蘸碧

浸山墙，斜风吹损玉莲妆。
回首惜花花坠影，

凝眸对影影成伤，青
山与水两茫茫。

窗 外 几 声 清 脆 的
鸟语，是耳目一新的邀
请，它们的歌声，把我带进了皂角
湾的清晨。于是，快速起身，匆匆
洗漱。推开房门，便和这里的晨
光撞了个满怀。

看到天气好，心里便不由得
又多了几分欢悦，整个人充满活
力，并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倦意。清
晨的皂角湾，像一位清秀恬静的
女人，温和地端坐在她的晨曦里，
仿佛所有的故事都沉浸在清丽恬
静的氛围里。

尽管没睡好，但也要早早起床，
这是我对皂角湾、对郎坝的虔诚。

绿竹舞风，棕榈如扇。独自站
在没有院墙遮掩的农家院子，视
野就非常开阔，不远处的坝田在
眼前铺排着，这是一种直抵人心
的蓬勃生命力。二十多年了，终于
有这样一个机缘，让我在夏日的
早晨，与秦岭深处这个秀美的水
乡亲密相约，领略岭南人家的风
情，静享她的阳光和稻田。

“起来了哦。”一个好听的声
音传来。回身一看，是一个面带笑
容的老妇人。

“早啊，姨！”我应答着，很
欢喜。

“这是我们家。昨晚睡得早，
听儿子说有人住这里了。原来是
你们。”

我们彼此投以纯粹的笑容。
“姨，我想看看下面的稻田，

从哪里下去？”我说道。
“走，我带你去。”她几乎没有

犹豫，脸上浮动着自然的笑意。
“不会打搅您做饭吧？”
“没有没有。”
几句招呼后，我们沿着一段

青石小路朝稻田方向走去。

这位郎坝老人，
中等身材，身形微丰，

衣着朴素平整，头上那顶白色的
布 质 帽 子 很 是 提

神。她步子缓
缓的，有些蹒

跚，但每个动作都能传送出一些
和善。年轻时的她，或许就是一位
端庄秀丽眉目溢情的女子。她的
岁月，一定是静好的。

黄柏塬二郎坝一带人说话好
听，尤其是女人。这里的人说话有
点川音，不像关中人那样咬字重、
腔调直，他们说话自带一种韵律，
起音落音舌头轻轻一卷一滑，轻
轻柔柔，普普通通的词句，从她们
的口里流出，吟歌一般的好听。

“姨，你说话真好听。”
“呵呵，你们说话才好听呢。”
不大一会，就来到这片让我

魂牵梦绕的水稻梯田。
站在观景台上，稻田美景一

览无余。这层层梯田，被葱茏的群
山环绕着，静卧在湑水河的臂弯
里，沿河盘旋而上，水天如镜，坝
田的曲线非常优美。如此，峰峦、
民舍、稻田，相映成趣，一幅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秀美而又
壮观。

老妈妈就在观景台下候着，
笑望着一脸阳光的我。郎坝与陕
南接壤，气候和水利条件非常适
合水稻生长。仲夏时节的稻田是
绿的，然而又绿得不一样，墨绿、
油绿、嫩绿，被整齐地分成一块一
块。下了观景台，老妈妈带着我走
进稻田。我们沿着环绕在梯田之
间的步道慢慢走着，边走边拍这
一片美景。

“插秧节那阵可热闹了，县上
来了领导，来了记者。”老妈妈一
脸兴奋。

“嗯嗯，书记也来了，她可是
县上最大的领导呀。”我笑道。她

看上去很开心，让我仿佛看到了稻
田里的人们正赶着水牛、插着青
秧、对着山歌、山清水秀、倒影绰绰
的场景。

“姨，他们在拔草吗？”看着远
处有人在水田里劳作。

“对，在拔草。现在不让用药，
说是无污染什么来着……”

“ 人 家 现 在 是 绿 色 有 机 大
米。”我的语调有些调皮，在这位
陌生的老人跟前，我竟把自己当
作了孩子。

“对，对，就是这个。”
“娃儿，你看上去还小着呢。”

她问我。
待我说了年龄，她有些惊讶。

她看上去和我母亲年纪相仿，有那
么一个瞬间，我觉得她很像我的母
亲，这让我又向她靠近了一步。我
和老妈妈拉起了家常。

“姨，您多大年纪了，叔和家里
都好吧？”

“今年七十一了，五二年的。”
她只是停顿了一小会，但我感觉到
她语气的变化。

“老伴走得早，都走了三十多
年了。儿媳妇也得了不好的病，钱
花了，人没留下，前一阵子走了，留
下两个娃，我跟儿子和娃们过着。”
她微微颤抖的手抹着眼窝，眼睛有
点红。

我怔住了。
我停下了脚步，不知道该说些

什么。
白发人送黑发人哪……面对

眼前的这位老人，我为自己刚才
的唐突懊悔，更有几分酸楚涌上
心来。

“没事没事，都过去了，过去
了！”看见我不知所措，她反而安
慰起了我。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也是有所
经历了。我告诉自己，不能这样啊，
我努力地调整自己。

“姨，那些不好的事情，过去了
就让它过去吧。”我看着她，这样没
心没肺地淡淡地说着。我轻轻地拉
着她的手，很想拥抱一下她。

“姨，给我讲讲咱们皂角湾的
银杏树，我没见过，可想看看呢。”

很快，她就回过神来了。她用
好听的郎坝口音给我讲着那棵千
年神树的传说。说完银杏树，我们
又说起了皂角湾红军标语的故事。
郎坝这个地方真的很神奇，很凝
重。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
争鸣，多少人的前赴后继，才成就
了今天的郎坝。

我问老妈妈生活是否过得去。
她说日子还行，儿子也快五十了，
在村上做事。儿子不爱说话，爱看
书，爱写字，两个孙子在上大学。她
说政策好着呢，尤其是对老年人。

我说和她太有缘分了，她笑着
说下次我们可能会在太白县城见
面呢。我问她有没有心愿，她说有
啊，儿子的，孙子、孙女的。

都会好的，我们都会越来越好
的。我说。

不只在郎坝，不只在太白，生
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或许
正在承受突如其来的不幸，但他们
不去放大眼下的不幸，而是朝着幸
福的方向一路奔波，心灵如郎坝水
乡一般宁静坚韧。

我喜欢稻田，也许是它本来的
绿色和金色，就如同我喜欢家乡的
金色麦浪一样，它能赋予人一种温
暖知足的感觉。太白的山不会老，
太白的水不会老。山里人的纯朴温
厚，山里人的大智大勇，是我所眷
恋的，我对它们自带一种情感。

人生中最难忘的情感，都能追
溯到清晨。在郎坝的早晨，在绿意
盈盈的稻田里，一位陌生的郎坝老
妈妈，她不经意间给予我的善意和
能量，便为我开启了一个鸟语花香
的早晨。

之一

余晖散尽夜初临，里巷闲侃伴流萤。
说尽山前山后事，倦归仰见满天星。

之二

肖家门外有涡潭，水壁山激濑自漩。
光腚顽童攀数丈，相约鱼跃浪一团。

不愧白麟行游处，犹自千年出壮夫。
虚垒青碑今犹在，九重读尽故国书。
此遇千山叠晚翠，佛笑白月抱云飞。
行至长安穷尽处，再向西海无限路。

故乡夏日小景
■刘晓勇 （宝鸡）

至麟一游
■李菁菁 （北京）

郎坝的早晨
◎苏咏梅

恰似青山之于
绿水，犹如宝马之于

金鞍，千排万株亭亭玉
立的梧桐嘉树，真个是
宝鸡这只金凤凰的天
然绝配，更是对古人
“凤凰非梧桐不栖”
之言的绝美诠释。

宝鸡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诗意
栖居之地。这里自古就是凤凰之

乡。五千年前，中华始祖神农
炎帝在这里刀耕火种，点

燃了中华民族农耕文
明之火，今人故称其
为中华民族最早的

“火凤凰”。三千年前
的《诗经·大雅·卷
阿 》就 有“ 凤 凰 鸣

矣，于彼高冈，梧
桐生矣，于彼

朝阳”的诗

句流传万邦。宝鸡，有区名凤翔，有
县名凤县 ；有镇名凤鸣，有村名凤
朝 ；有岭名凤阁，有山名凤凰 ；有
泉名凤泉，有酒名西凤，就连宝鸡
街头也以梧桐树装点大街小巷而
闻名天下。从某种意义上说，宝鸡
的梧桐树，是从上古炎帝农耕文明
的皇天后土里长出来的，是从《诗
经》的摇篮里抽枝散叶的 ；是在西
周的凤鸣中成片成林的，是从秦汉

盛唐的雄风雅韵中茂盛枝蔓的，直
至今朝依然排于古城南北，绿于新
街东西。这又是一奇了。

宝鸡梧桐最好的生命岁月、最
感人的绿荫情怀，几乎都是在溽暑
里呈现出来的。初春的风，绿了渭
河两岸，梧桐不与柳芽争先 ；阳春
的花，香了秦岭周原，梧桐不与桃
李媲美。直到暮春初夏，梧桐才冷
不丁地冒出鹅黄细嫩的叶芽。叶芽
缓缓慢慢地长成翠绿、阔大、厚实
的五角星形状，比剪刀片一般的
柳叶儿大了许多倍。这样的“大手
掌”，似乎是专为编织神奇的梧桐
绿荫而天造地设的。那数不清、望
不尽的五星阔叶，于树冠上下绿叶
叠翠千重、左右青枝集结万丛，化
伞作篷，蔽日遮阴，阳光利箭射

之不入，热浪重兵攻之不破，
直教一次次黄色高温“大军”

的进犯，在其面前一回回败下阵
来。正因为如此，宝鸡盛夏之时的
万千梧桐，其绿叶才蓁蓁，其青枝
才菁菁，其美姿才婷婷。它们的童
年、少年和中年的美好时光，似乎
都是在夏天母亲的膝下度过的。这
就是梧桐的绿荫之志，惠人之情。

千重青枝连翠色，万片碧叶铺
绿荫。天上地下，气候如炽，火焰熊
熊，热气上蒸下煮之时，宝鸡千排
万株的梧桐树却显现出了从容优
雅、处热不躁、气宇轩昂的气质。千
丝万缕的阳光，在宝鸡大街小巷的
梧桐树上，朝朝暮暮地御热抗暑。

八九点钟之时，从小巷里推出
来的婴儿车，在梧桐绿荫之下慢慢
悠悠地走着，让小娃娃们尽情享受
凉爽的空气，那逗孩子的咯咯笑声，
流露的是难以形容的天伦之乐。

烈日当空之时，我走在梧桐绿
荫之下，就有一种梦回春天的感
觉，迎面就有了凉爽，心头就有了
惬意。我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走进
梧桐绿荫之前，那因溽热而冒出来
的一头汗水也像雨一般停了，甚至
连积压在心里的种种困惑与烦忧，
也被梧桐绿荫的满腔爽意化解了，
就连树上知了的叫声，也变成了如
蜜的歌儿、似水的浅唱。

黄昏夕照之时，梧桐绿荫之
下，一对对棋友，楚河汉界，列阵
对弈，架炮跳马，拱兵出車，妙招
频出。也有三五个友人或邻居坐
在小凳子上，背靠梧桐老树，饮茶
叙旧，谈笑风生。成双成对的青年
恋人，中年夫妻，老年伴侣，或会
心巧笑，或并肩散步，或牵手而
行，显得开心而又自在，融洽而又
欢愉。宝鸡之所以能荣获“联合国
人居奖”，这梧桐绿荫无疑是一大
加分因素。

凤 凰 栖 者，唯 有 梧 桐。宝
鸡的梧桐，栖的是炎帝的后裔、
周秦的子孙，正因如此，宝
鸡一年一度的梧桐绿荫
中，才会有古有今，有根
有 魂 ；有 美 有 善，有
德有仁 ；有诗有画，
有志有情 ；有凤凰
之鸣，有吉兆之
音 ；也 有 先 祖
开创远古文明
的辉煌史，更
有 新 时 代 宝
鸡 英 雄 儿
女 走 向 民
族复兴的脚
步声！

锦绣中华，今已是，龙腾虎跃。想当年，
八国横行，强盗肆虐。人民涂炭难果腹，志士
膏血砺锋锷。到如今，神剑立国门，豪光灼。

愚公志，理山河，民族魂，立世卓。弹喜
乐，唱遍神州江河。山川万里展新荣，村寨
千户齐康祚。世人奋，命运自己握，奏凯歌。

满江红·龙腾虎跃
■马义昶 （西宁）


